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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9个行政村全被新型农村社区取代，诸城实现城乡一体化发
展的试验魄力不凡。

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村改居”的复杂
程度超乎想象，诸城准备好了吗？新居民们适应吗?我们期待答案。

——— 张跃伟

农民进“城”并不意
味着身份的彻底转换，即
便是普通城市居民享有的
医疗、社保等福利，对他
们而言也并非指日可待。
诸城方面有关负责人对此
也并不讳言，这些目前尚
无时间表，但随着农民进
“城”过程的推进，他们
也已开始考虑这些问题。

从当前形势来看，在
不远的将来，村民们离开
平房入住楼房已成定局。
然而，农民进了“城”后
仍与“城里人”有着相当
的距离，附在“城里人”
身上的诸多社会福利，在
短期内仍是进“城”农民
所难以享有的。

就目前来看，诸城的
村改居在这方面还有很长
一段路要走。即便是在村
改居方面一直走在前列的
土墙社区和辛兴社区，村
民的医疗保障仍然是新农
合，社保和最低生活保障
也仍然是按原农村的标准
执行，在个人福利方面的
缺失，仍是他们进城路上
最大的绊脚石。

诸城方面有关负责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于村改居后的社区居民
的保障标准何时能向城里
人看齐，随着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统一保障标准的
大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随着原有行政村建制的撤
销，传统意义上的村集体组织正
逐渐在诸城消失，与此同时随之
而来的问题也考验着主政者的智
慧与勇气。

原有村集体的裁撤，并不能
使既有的债权债务随之消失，一
旦纠纷产生如何解决就成了一道
难题。为此，诸城市采取了“三不
变”的策略，建制村撤销之后，“原
村集体财产、债务债权不变；原村
资产形成的收益权属关系不变；
原村的土地承包关系不变。”

正因如此，每个被撤销村的
“两委”实际上仍然保有二级账
目，所有涉及本村的债务或者是收
益，暂时都由其统一掌管。而对于这
些债权和收益何时由社区统一接收，
目前还未有明确的时间表。

张玉国认为，撤村后，由社区
统一掌握土地及其他集体财产是
必然的，但至于采用什么方式，还
要等待上级研究决定。

虽然目前尚未出现债务纠
纷，但是对于那些因为经营不善
而背上债务的村而言，村民们心

里并不轻松，随着原有村集体的
消失，有资格承担村里债务的法
人组织也就不再存在，万一有人
起诉，债务会不会平摊到村民头
上也成了问题。

对此，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参与村改居政策起草的诸城
市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表示，这
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但村民对
此也不必惊慌，万一出现纠纷，社
区将参与债务处理。另外，诸城市
还将以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式，逐
步将各村的债务和收益纳入社区

统一管理。
对于农民而言，土地的重要

性无与伦比，而撤村之后，土地
收益如何体现也备受关注。按照
已有规划，社区会将所有原建制
村的资产进行评估，并按照价值
定出股份的价值，原村资产多的
村民多拿股份，资产少的村民少
拿股份，然后把所有股份集中交
给一家经营公司，年底按照股份
多少进行分红。如此一来，将能
公平地将所有资产进行集中处
理。

早在2007年，诸城市就开始
探索按照“多村一社区”模式对农
村进行改造，但进展却相对缓慢。
70万名农民进“城”，需要把1249
个行政村合并为208个农村社区，
而截至目前已开工建设的农村社
区只有78个，能容纳的居民也不
过1 . 8万户。

诸城辛兴镇辛兴社区已投入
使用的三栋居民楼中，每栋容纳
居民60户，一共可容纳180户。另
外正在建设的8栋居民楼，也只能
容纳400户居民。
“现在建成的只是很少的一

部分，还有很大一片楼房需要开
工。”在社区施工现场，一位工作

人员指着一旁巨大的规划图说。
经过前段时间的选举，30多

岁的张玉国成为新组建的诸城
市土墙社区的首任社区党委书
记，而他此前的身份是西土墙村
党委书记。如今，张玉国将与担
任社区主任的下派干部赵玉霞
一起，掌管起这个4200多人的社
区。

土墙社区是208个社区的一
个缩影，同时也被当地视为典型。
在撤销所有行政村之后，由原来
的西土墙村、东土墙村、许家庄、
王家屯和小庄子村合并成西土墙
社区，这里已较早地建起了现代
化的社区服务中心。目前，这个社

区已经建成120套三层连体别墅、
开工建设了9栋多层住宅，其中2
栋已经完工，而根据规划，这个社
区还要建1 2 7栋多层住宅，容纳
3900户居民。

社区化推进中的问题与困难
显而易见，以被视为“典型”的土
墙社区为例，整个社区目前的拆
迁进度仍不到十分之一，入住楼
房的也只有80多户，如何说服剩
余的1000多户村民在短时间里搬
进楼房，成了社区领导团队当前
最主要的工作。
“我们主要还是依靠政府的

优惠政策，吸引村民尽快搬迁，如
果一次拆迁能够超过30亩地，那

么每户居民一亩宅基地的补贴标
准将达到20万元，而目前居民的
平均宅基地面积基本在0 . 6-0 . 7
亩之间。”张玉国对此并不担心，
按照目前每平方米1100元左右的
价格，村民基本不用出钱就能换
得120平米的楼房。

但这个估计可能过于乐观，
有的地方村民的宅基地面积远远
小于0 . 6亩。“我们村每户的宅基
地还不到0 . 3亩，即便是真的按每
亩20万元的标准，我们也买不起
楼房。”诸城市辛兴镇祁家庄村的
一位村民说，“我们把钱拿出来买
楼，孩子上学咋办？过几年孩子的
楼怎么买？”

在诸城市辛兴镇辛兴社区已
竣工的三栋居民楼上，附近已有
村民“尝鲜”入住。
“在这里住，最大的好处就是

方便。”正在社区打零工的窦大姐
说，不出社区就可以办理各种手
续，社区里面还有幼儿园、银行、
警务室、医疗保健机构，周边还有
中小学校，“交通也四通八达的，
确实比村里强。”

今年2月份，37岁的张玉磊用
自己家的四间平房加上10万元现
金，带着全家五口人搬进了诸城

市龙都街道办土墙社区。他住的
是一座带有独立小院的三层楼
房。如今，张玉磊已经逐渐适应了
“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刚搬进社区楼房的时候，张玉磊
的父母因为怕弄脏地面，连脚都不知
道该往哪里放。因为不习惯，老人坐
在雪白的马桶上半天方便不下来，憋
得脸通红。现在老人已习惯了社区的
生活，每到晚饭之后他们都会到社区
内的广场上跳跳舞。而张玉磊也会泡
上一杯茶，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新
闻，“关心一下国家大事”。

但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村
子，对于“恋家”的农民来说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窦大姐说，村里
的年轻人大都对搬到社区住楼房
没意见，而很多年龄大的却不愿
离开村子。“在村里住了一辈子，
都习惯了，谁啥脾气都知道，搬到
这里可能连对门是谁都不认识。”
“村里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

少，差不多都去外面打工了，他们
愿意住楼房也就住了。可我们这
些在家种地的怎么办？”诸城市辛
兴镇祁家庄村的老刘说，他至今

想不明白住进楼房如何种地。“谁
都知道住楼房好，可家里的粮食
和牲口怎么办，干活的家什放哪
里？总不能放到客厅里吧？”

当地政府层面决心已定，并
已将行政村的裁撤推到了实质阶
段，而至今尚未想好何去何从的
农民仍然不在少数。
“在村里做饭可以烧自家的柴

火，可住楼上就只能花钱烧燃气了。
以后小区弄好了，这物业费估计也少
不了。”即便是已经搬进了楼房，日常
开支又引起了不少人的顾虑。

“谁都知道住楼房好，可

家里的粮食和牲口怎么办？

干活的家什放哪里？总不能

放到客厅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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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适应马桶到广场上跳舞

说服村民搬进楼房，成社区干部主要工作

村资产将折合成股份分红

离“城 里人”

还有多远

诸诸城城农农民民进进““城城””之之后后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文鹏 庄文石

▲正在建设中的诸城
市土墙社区。

在村子行政建制被取消的同
时，原有村干部的去向就难免引
发关注。行政村建制取消之后，每
五到六个村将只能选出两名两委
成员，剩下的原村两委则无法避
免落选的命运。据统计，此次全市
2 0 8个农村社区共选出“两委成
员”1538人，比原村干部减少2967
人，这些人的去向连同节省下的

3000万元报酬补贴资金，也成为
众人关注的焦点。

对此，决策层则用“两不降”作
为离职者的补偿。在有关部门下发
的一份文件中明确写明，“对落选的
村干部，由社区党委根据本人意愿
安排适当工作，在明年全省村两委
换届选举结束之前，原补贴报酬标
准和发放渠道不变”。

一些社区已经提前行动，西
土墙社区此次落选的10名原村两
委成员，落选后担任了社区10个
居民小组的组长，继续负责原村
居民的土地承包等经营性活动。
而另一条似乎更被决策层看好的
道路则是将其调入社区下属委员
会，同属龙都街道的郝家村社区
率先对此做了尝试，其做法是在

社区居委会之下，分别由一名社
区两委成员牵头成立文教卫生委
员会、计划生育委员会和经济发
展委员会等机构，每个机构都吸
纳一名落选村两委成员。

对于村干部“裁员”节省下来
的资金，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用于
改善社区的硬件设施，如通气、供
暖、修建公共设施等。

2967名落选村干部和3000万节省下的资金

张玉磊在社区楼房自
己的家里给花浇水。


